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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吗? 

——基于江西“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 

鹿光耀 袁云云 吴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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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江西省“百村千户”的调研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 ols 模型、probit 模型与分位

数回归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

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其一,能够通过拓宽覆盖广度,提升使用深度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其二,能够显著促进农

户创业,从而拓宽农户收入渠道;其三,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异质性影响,且相对于低收入者,其对高

收入者的作用更为强烈。基于此,拓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激发农户

创业效率、加大低收入人员扶持力度既是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经济效应的重要手段,也是缓冲外部冲击、丰富农

户收入多样性的关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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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面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生态气候环境突变的严峻挑战，要稳住农业基本面，确保农户稳

步增收。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作为缓解外部冲击、平滑收入风险、稳固经济增收的重要策略[1]，需要激发增收新动能、挖掘增收

新潜力、拓展增收新渠道[2]。已有文献指出，良好的金融资源是盘活“沉睡”资本、推动创业就业、拓宽增收半径的核心要素。
[3]然而，现阶段我国传统金融资源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分布特征，对农村地区存在一定金融排斥现象，已难以满足现代农业

农村发展需要。但是，随着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作为金融服务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为社会各阶层

尤其是城市低收入人群、农村人口、偏远地区人员等金融弱势群体以及小微企业提供了便利、平等、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成

为破解传统金融模式中信贷融资成本高、客户触达范围窄、资源供需匹配难等痛点问题的关键手段。
[4]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也首次明确指出要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为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重要

思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将成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拓宽农户收入渠道、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有效途径。 

因此，本文首次将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相结合，以农户创业作为切入点，通过

微观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 

二、文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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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致力于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主要从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效应和

农户收入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文献梳理。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经济效应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微观层面上，部分文章采用北京大学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居民就业、有利于激发农村居民创业精神、有

助于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利于提升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有利于激励企业创新等。[6,7,8]宏观层面上，部分文章采用省级面板

数据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强金融可得性及经济发展机会，进一步强化农村减贫效果，加快实现包容性增长。[9][10]

相关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赋有独特的经济低成本、服务高效率及地理强穿透性特征，有利于减少农户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金

融风险，是增强农村地区可持续金融供给的有效途径，也是激发农户创业就业活力的重要引擎。[11][12] 

关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研究。现有文献集中考察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因素与其作用效应。从作用效应视角上看，相关研究充分证

实了收入多样性能够为农户降低生态资源依赖性、减弱贫困发生倾向、维持收入稳固增长、保障可持续消费模式提供重要支撑。
[13,14,15]从影响因素视角上看，相关研究集中探讨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技术进步和政策制度等方面对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社会地位、家庭规模及信贷可获得性等均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显著作用。[16,17,18]

另有研究表明信息通信技术采用能够提升农户就业创业参与度，正向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
[19]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鲜少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探讨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因此，本文以农户创业作为切

入点，通过微观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上，以收入多样性为立足点，探

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是对原有农村收入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数据上，首次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

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相结合，从微观视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创业与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丰富了数字

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增长理论的研究内容；机制上，以农户创业为切入点，试图挖掘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

机理，并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级指标即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数字化水平，以及一级指标使用深度中的二级指标

1（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分别考察其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作用效应，力争为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机遇促进农民收入多样性、实现稳固增收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拓宽农户收入渠道、促进农户收入多样性提供了有利条件。为回答“数字普惠金

融是否有益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等实际问题，本文构建下述计量模型： 

1．基准模型设定：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多样性 

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作用中，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基准

回归模型。 

 

如式（1）所示，被解释变量 Lndijx表示第 x 县 j 村 i 家庭的收入多样性指数。其中家庭收入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是借鉴生物

种类多样性指数——辛普森指数的测算公式 式中：Z是所有收入类型的总收入；Zn为第 n类收入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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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k 是收入的种类数），利用生产农林牧渔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及转移性收入五类收入形式测算收

入多样性。 

DFx表示第 x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多指标测算的综合总指数。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本研究分别采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两个一级

指标及一级指标使用深度的六个二级指标（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

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 

CVijx表示户主个人基本特征（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受教育程度、村干部或党员）、家庭特征（人口、人口抚养比、

最高受教育年限、网络宽带、家庭财产、家庭承包地数、自来水情况）及所在地区特征（县级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末金融机

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控制变量。其中，借鉴张勋等人[12]为了有效解决遗漏变量的偏误，户主年龄控制为平方项，μijx1则为随机扰

动项。β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效应。 

2．传导机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 

农户创业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有效桥梁，需要被证实。而为了证实桥梁的存在，建立二元选择模型，

把农户创业设为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创业设为虚拟变量，其取值由潜在变量决定。 

 

其中，Enijx为第 x县 j村 i 家庭是否创业的二元变量，En*
ijx表示二元变量的潜变量，γ1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

响程度，借鉴已有研究[12]控制影响农户创业决策的户主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环境特征（家庭人口、家

庭财产等）及地区特征（县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 

3．解决内生性模型 

较为常见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遗漏解释变量或者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考虑到本文采用北大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与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两套不同数据库，同时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县级层面数据，“百村千户”为户

级层面数据，较大程度上缓解了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但遗漏解释变量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

鉴张勋等人[12]采取“农户所在村庄离公交站台的距离”与“农户所在村庄至蚂蚁金服集团总部所在地的球面距离”为工具变量

分别进行两阶段估计解决模型（1)(2）的内生性问题。 

（二）数据来源 

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跟踪调查数据是依托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联合开

展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数据平台建设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调研内容是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 字方针为核心主题进行设计的微观信息。调研样本是根据江西省县级行政区的人均工

业增加值进行 12 等分随机抽取了彭泽县、大余县等 12 个县级行政单位，每个县级行政单位中以人均公共财政收入进行 3 等分

随机抽取 3 个镇级单位，每个镇级单位中以地形及区域分布进行 3 等分随机抽取 3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以步长及村小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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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村区域分布进行 3 等分随机抽取 10 户家庭入户调查，实际共抽取了 38 个镇级行政单位、108 个行政村、1080 户家庭进行跟

踪调查。调研数据由村、户两部分数据构成，户级数据采取实地入户观察、农户深度访谈的方法进行获取，村级数据则采用村庄

观察、村委会领导干部小组座谈的方式获得。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概况的呈现，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金服集团联合编制的 2011—2018年省、市、

县三个行政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5]该指数利用蚂蚁金服交易账户的亿级大数据，绘制了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还包括数字

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账户覆盖率）、使用深度（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频率）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便利性、成本性）三个一级维

度指标及使用深度的二级维度指标（支付、保险、信贷、投资、信用及货币基金业务）。 

（三）变量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具体结果如表 1所示。从被调查农村家庭户主个人特征来看，由于户主身份以成人为主，户主最小年龄

为 27岁，最大年龄达 89岁，平均年龄为 57.33岁，年龄中位数为 57岁，均值与中位数基本一致，可见户主年龄分布较为均匀。

受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户主男性比例占 94%。被调查户主身体普遍较为健康，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6 年。93%的被调查户主处

于有配偶状态；28%的被调查户主曾担任过村干部或为中共党员。从被调查家庭特征上看，家庭人口均值为 4.47，中位数为 4，

说明 50%以上的家庭人口在 4 人以下，且人口抚养比均值为 0.33，表明家庭成员中平均每 3 人中有 1 个老人或小孩。被调查样

本装有宽带网络的家庭占 57%；家庭人均财产均值为 7.99 万元，中位数为 5.01 万元，可见被调查农户内部家庭贫富差距较大，

样本覆盖面较广。装有自来水的农户家庭占比 49%，表明抽样农户分布较为均匀。 

（四）实证检验结果 

1.基准回归实证分析 

表 2 是采用 stata16 软件对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与农户收入多样性变量进行 ols 回归后得到的结果。模型一是数字普惠金

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基准回归结果，模型二至四是依次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地区特征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

于篇幅有限将具体控制变量指标以核心文字形式呈现。由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相关影响系数基本不变，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较为稳健。模型五则为了克服内生性偏

误，采用“农户所在村庄离公交站台的距离”与“农户所在村庄至蚂蚁金服总部所在地的球面距离”为工具变量。经检验，工具

变量均能通过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 2。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表 1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多样性 收入多样性（辛普森指数） Sim 0.21 0.18 0 0.66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 Lnd 106.3 4.28 100.6 117.2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ov 88.9 3.63 83.64 97.75 

数字化程度 Dig 113.9 3.03 108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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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业务 Pay 82.29 13.19 56.54 112.3 

保险业务 Ins 117.1 13.1 101.6 142.1 

货币基金业务 Mon 85.38 6.76 75.25 98.94 

投资业务 Inv 143.5 5.55 134.7 156.1 

信用业务 Cre 152.4 11.29 135.8 175 

信贷业务 Crei 119.6 4.91 112.3 132.5 

控制 

变量 

户主个人特征 

年龄 age 57.33 10.72 27 89 

性别（男性=1） gender 0.94 0.24 0 1 

健康状况 Healthy 3.54 1.1 1 5 

婚姻状况（有配偶=1） Mar 0.93 0.25 0 1 

受教育年限 sch 6.6 3.37 0 16 

村干部或党员 leader 0.28 0.45 0 1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 Hsize 4.47 1.99 1 13 

家庭受教育最高年限 Highedu 9.8 3.77 0 19 

宽带网络情况 

（有宽带网络=1） 

Internet 0.57 0.5 0 1 

人口抚养比 deratio 0.33 0.28 0 1 

家庭财产（人均对数） lnw 7.99 12.1 0 250.8 

家庭承包面积（人均） pearl 1.5 2.36 0 51.25 

自来水等现代 

供水方式（是=1） 

Twater 0.49 0.5 0 1 

地区特征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Percdin 14686 2879 10458 1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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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Floan 30942 7137 15457 43531 

中介变量 农户创业 自营工商业情况（是=1） En 0.14 0.34 0 1 

工具变量 距离 

村庄离蚂蚁金服 

总部球面距离 

Hdis 321.1 105.6 154.6 503.8 

村庄离最近公交站台距离 Tdis 7154 25534 0 185000 

 

表 2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Ols Ols Ols Ols Tsls 

Lnd 

0.002* 0.003** 0.003** 0.002* 0.01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4) 

户主特征  Yes Yes Yes Yes 

家庭特征   Yes Yes Yes 

地区特征    Yes Yes 

_cons 

-0.049 -0.207 -0.207 -0.577** -0.897*** 

(0.138) (0.151) (0.152) (0.281) (0.329) 

 

注：小括号内的数值表示回归系数统计量，***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下表

同。 

为更深入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内在机理，把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 2 个一级指标与

一级指标使用深度的 6个二级指标（支付、保险、投资、货币基金、信用、信贷业务）作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不同维度，探讨

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二级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使用深度的三级指标中

支付业务、保险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支付业务与投资业务对农户收入多样

性影响尤为显著。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数字支付手段与信贷投资业务有利于减少农村居民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有

助于加强农村居民经营投资活动的活跃性，激发农村居民创造多渠道就业的积极性，进而拓宽农户收入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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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制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 

利用 probit二元模型构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构如下所示，列（1）仅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与农

户创业的影响因素，列（2）至列（4）依次加入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地区特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创业的影响。

研究发现，所有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都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且影响系数变化不大，说明结果较为稳健。考虑到内生性偏误影

响，本文采取 Ivprobit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系数加强，同时相关

工具变量检验都已通过，表明本研究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3.异质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收入分配效应，本文采取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作用农户收入多

样性的异质性途径。将农户收入多样性进行 25分位数、50分位数、75分位数回归，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在 75分位数回归有显

著促进作用，在低分位数回归时无显著作用。可见，相对于低分位数，数字普惠金融对高分位数的作用更显著且强势，这一现象

将导致农户收入多样性内部差距加大，进而让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4.稳健性检验 

本文拟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这一方法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影响的稳健性，主要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替

换为滞后一期。滞后一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仍具有显著影响，对农户创业也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整体上与前文类

似，表明稳健性较好。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江西省乡村振兴“百村千户”调研数据，采用 ols回归模型，并结合 probit模型与分位数回归估计，分别检验了

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影响机理，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一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有益于农户收入多样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支付业务、保险

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正向影响收入多样性。其中，投资业务与支付业务正向作用尤为显著。 

二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 

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创业，且作用较为稳健，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释放农户信贷约束，促进

农户创业，进而提升农户收入多样性。 

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户收入多样性的异质性影响。 

通过分位数回归发现相对于低分位数，数字普惠金融对高分位数的作用更显著且强势，这一现象将导致农户收入多样性内

部差距拉大，进而将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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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一是拓宽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一方面，数字化网络环境是推广与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快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基本条件。政府应加快

全面推进网络基站建设工程，完善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实现 4G、5G 和宽带网络等基础网络信号全覆盖，

提升农村家庭互联网普及率。另一方面，打破“数字鸿沟”、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接触率是提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

重要手段。政府应结合农户自身数字基础薄弱的特殊条件，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产品扶持力度，力争设计出操作环节简单、信

息清晰明了、适应农户生产与生活的个性化、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降低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使用门槛，实

际推动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使用，延展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二是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一方面，为加强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使用程度，政府应加大对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政策倾斜力度，例如，推出

“一站式”小额数字普惠金融免息贷款或部分金融贷款利息补贴，降低农户使用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与成本，缓解农户对数

字普惠金融产品与服务使用的担忧与疑惑，加快推动农户使用数字金融产品与服务，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收入多

样性的作用效应。另一方面，在对农户收入多样性有正向促进效应的支付业务、保险业务、货币基金业务及投资业务四个使用深

度的三级指标中，投资业务的有效性最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投资业务体系，提高投资业务产品与服务所占比重、扩大农户投资

规模。同时，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素养是挖掘农户数字普惠金融潜力、提升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开

设有关数字普惠金融的培训与讲座，根据农户实际数字金融水平，因地制宜地设计活动方案与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单明

了的方式因材施教、精准输送。从数字基础、金融理论相关知识出发，结合数字设备实践操作，通过“干中学、学中干”组织形

式不断增强农户对数字普惠金融的了解程度，提高农户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使用能力。特别针对具有金融需求的农户，力争使其熟

练掌握数字普惠金融的实操方式，为深挖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的最大效用提供支

撑条件。 

三是激发农户创业效率，加大低收入人员扶持力度。 

政府必须重视农户创业在提升农户收入多样性中的关键性作用，应优化现有农村创业政策激励农户创业。例如，可以制定奖

评机制给予创业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设置“创业榜样”等荣誉称号宣传农民创业典型，给予农户精神激励，提升农户创业积极

性。政府应搭建创业交流平台、组织创业经验分享会，为有创业需求的农户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努力提升农户创业能力、提

高创业成功效率。争取发挥农户创业在丰富农户收入多样性中的强大作用。同时，相对于低收入人员，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收入人

员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政府应通过介绍就业、产业帮扶等政策加大对低收入人员的扶持力度，缩小收入差距，有效激发数字普

惠金融对农户收入多样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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